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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雨季
在堂皇的钟声里起愿
愿我的眼眸，
温暖你余生的岁月
爱情的闲梦太远
雾从遥远的地方来
我穿过了八千里山河
只为与你相见
季风刚吹过旧夏的裙边
一季，一季
走过的路都成了旧的季节
时光晕染了玫瑰
给你的白玫瑰，盛开如雪
如果鸽子带不走鲜花
那么，就让邮票带走
带走，刻着诗句的明信片
午夜的钟声里我写下信笺
走得决然，爱得决绝
远方的风声从南自北
一路的故事，一路的诗
都揉捏得妥帖，等待热恋
几千里的铁轨连成了线
串起了此生的念，痴念，思念
一路的月光清晰皎洁
愿我的眼眸，
温暖你余生的岁月

◆诗园

温暖你温暖你
余生的岁月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侯振山

时常在想时光究竟能带给我们些什
么？我们无可避免地经受着时光的洪流，
领略她不为人知的美。

或许岁月真的能让人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不然，现在的我也不会用铅字和你们
在一个寒冷的有些瑟缩的日子里交流着我
此刻的思想。

我想如果你见到一年前的我，请替我
抱抱她，鼓励她当时的坚韧，佩服她的傻
气，一年后的她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热情与
明媚的眉眼。

你知道吗？我记忆里最美的地方就是
那个有着淡淡落日黄昏的地方。也许一切
都有着预示吧。黄昏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昏暗，再没有炽热的温度。

在这个贴着淡淡绿色壁纸的奶茶店

里，回想起从前做过的种种事，不知是苦涩
多一分还是快乐多一分。

转头望向窗外，看着这场倾盆直下的大
雨，心里竟觉得畅快。或许是太久处于一个
浮躁不安的状态，现在瞧着泥泞全被冲刷，
像是以前的过往全部被洗牌重来一样。

过路的行人一个个从我视线里走过，留
下或悲伤或沉默或欢乐的背影。我不禁庆
幸，还好，我还年轻，还拥有着在大街上痛哭
的资本，还有着神采飞扬的神态，还能以孩子
的方式存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拥有着不被嘲
笑的懦弱与无知。儿时很想长大，总觉得长
大后那个鼓鼓囊囊的零食袋就不会再被人抢
走，樱桃小丸子就会天天出现在我的身边。

可真的到了这个略微有些尴尬的年
纪，才发现我当年那么渴望的东西如今唾

手可得，不值一提。那现在呢？现在也许
是因为有些怕了，只希望岁月就停留在这
个可以肆意撒泪，肆意做梦的年纪，只因这
时候我们肩头还有红蜻蜓可以飞扬，梦的
翅膀还没被残忍折断。或许这也正是时光
的妙处吧，可以让我们得到以往种种，珍惜
好现在，去拼一个不知道的未来。

杯子里的奶茶已经凉透了，该走了，该
离开这个暂时的避风港，去迎接一场狂风
暴雨到来了。我们躲不掉的，那就用余下
的勇气去战斗吧，尽管还会受很多的伤，流
下成长的眼泪。

奶茶会再续，我们的故事也会继续，在
下一个转角处，你说不定就会看到一个低
头打字的我，倚在光阴的河流里。

（指导老师：钟建颖）

◆感悟

光 阴 的 味 道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谭 缓

神秘、有质感的字体

大彻大悟的语句

那是麦田的著作

用麦穗写在一页页土壤里

地上的人

黑暗的瞳孔看不见地下的光明

他们自负地翻动麦地

或给她敷上坚硬华丽的皮膜

毁坏麦田的著作

还刻上自己的名字

幸而树木在读

牛儿也在耕耘之余偷闲阅读着

蚯蚓干脆为此一头扎进土里、

竭尽全力、绞尽脑汁

长眠地下的人们

早已有了根须般敏感的指尖

他们也浏览着、呵护着

每一寸土地的诗句

你看那田埂上的野花儿

读透了一行字

活得多浪漫

你看那地下的人

分明更清醒更惬意地活着

活 着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李碧源

还记得小学时的一次炒
菜，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咯
咯”地笑。

那 天 ，表 哥 来 家 里 做
客。突然，我脑袋里灵光一
闪，冒出一个想法：今天，我
何不自己下厨炒菜，好好地
表现表现呢？

说干就干，我跑到厨房，
看到妈妈正准备炒最后一道
空心菜。我赶忙冲过去拖住
妈妈，笑嘻嘻地说：“别，别，
这菜让我来炒。”妈妈爽快地
答应了。我套上围裙，准备
大战一场，妈妈则双手插腰
站在一旁，做好随时出来救
助的准备。

首先，我把空心菜一根
一根地放入清水中清洗，小
心翼翼地轻轻搓着，既怕把
它给弄成渣，又怕洗得不干
净，时间一点一点从水和手
指的缝隙中溜过……一旁观
战的妈妈等得不耐烦了，便
急急地说：“行了，行了，你洗
菜的这功夫，我都炒完菜
了。”我只好把菜捞出来放在
一个盆子中。

洗 完 菜 后 ，就 开 火 放
油。虽然这不是第一次炒菜
了，但还是不怎么熟练，不知
道该放多少油，这时我只好
把目光投向妈妈。妈妈无奈
地摇摇头，走上前来“助阵”，
并说，“炒了几次菜了，连放
多少油都不知道，还逞能！”

过了一会儿，油烧开了，

在锅中放肆地吐着一串串泡
泡，仿佛锅里有许多隐形的鱼
儿在捣蛋。这烧开了的油真
的很难对付啊！时不时就蹦
出来几滴，吓得我不敢靠近。
我绕过这危险的锅，拿着菜远
离锅边，一点一点地将菜放进
去。妈妈在一边下令了：“直
接倒进去！”我不敢违抗，端着
一盆菜，犹豫了一下，最终鼓
起勇气将菜一抛，“嗖”的一
声，有的菜乖乖地“飞”进了锅
里，有的菜却非常调皮，和我
对着干，偏偏要跳到地上去。

“兹”“兹”，一听这声音我以为
是油要溅出来了，吓得往后一
跳，生怕被油“亲吻”了。我看
着地上的菜，总感觉它们在嘲
笑我，笑我的胆小，笑我的笨
拙，笑我的愚蠢。妈妈在一旁
看着更是哭笑不得。

下面的一步就是“炒”。
重重的锅铲在我的手中变得
不好使。哼！这锅铲还认主
人呢！在妈妈手中那么听话，
可在我手中就一点儿也不听
话，刚刚是空心菜欺负我，现
在连锅铲也要欺负我。我偏
不服，右手拿着锅铲，左手握
住锅把，用力地翻炒着。没过
多久，妈妈就告诉我能出锅
了。放了盐后，就把菜铲入碗
里便大功告成喽。

嗯，真香，看着自己的战
利品，刚刚的狼狈消失得无
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成功
的喜悦。

◆记录

记一次炒菜
隆回县九龙学校七年级52班 胡 玥

今天整理自己的书桌时，压在书底的
一张照片重见天日。望着照片上的狗，我
鼻子一酸，不禁失声痛哭，“伊利，对不起、
对不起。”周围静得出奇，我放下照片起身，
刚踏两步，突然，脚底一空，我被一双强大
的手拉扯，一直往地心深处下落。

不知过了多久，“呯”的一声，我应声落地，
“天啊，这是哪？我的屁股，哎呦……”正当我
痛苦迷茫之时，门开了，窜出一条小狗。“伊
利！不，不会的，伊利已经死了。”它和伊利长
得如此像。小狗跑到我的脚边，用头蹭着我的
腿，又用舌头舔着我的手。“是伊利吗？你是我
的伊利吗？”“汪、汪……”小狗似乎听懂了我的
话，一边狂吠一边使劲摇尾巴。“是伊利，是伊
利，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将伊利紧紧抱在怀
中，这一次，我绝不会将你放开。

我和伊利早上一起起床，中午一起吃
饭，下午一起散步，晚上一起睡觉，我们俨
然成为了彼此。

一天下午，我和妈妈带着伊利去散步。
为了不让伊利觉得太束缚，我解开了套在它
脖子上的项圈。解掉项圈的伊利便似孙悟
空被摘了紧箍圈一般，上蹿下跳，看着它开
心的样子，我和妈妈不约而同地笑了。

大约半小时后，该回家了，可伊利似乎
意犹未尽。望着路上绵绵不绝的车子，担
心它出事，我只得哄它回家。我在前面跑，
边跑边喊着伊利，而它也跟着我一样往家
的方向赶去。

到了十字路口，眼看着伊利快追上我
了，我不由加快了速度。突然，我右小腿一
阵刺痛，望着那两个刺眼的犬牙印，我脑子
一阵发懵。“天哪，不会是被咬了一口吧？”

妈妈焦急地说道，而我身上也冒起了冷汗。
消毒，挂号，打疫苗。为了不让我得狂

犬病，妈妈忙上忙下，而伊利此时像个做错
事的孩子，在我身边蹲着。我用手摸着它
的头，笑着说：“没事的，没事的，放心吧。”

从此，妈妈不准我再和伊利一起睡觉，
不准我再用我吃饭的筷子喂伊利骨头。我
知道妈妈担心什么，而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我也只得顺承着。

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回到家，到处找不
到伊利的身影。我突然慌了，“伊利，你在
哪？”“别叫了，伊利被我送到外婆家去了。”
妈妈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为什么？”我大
声地质问妈妈。“因为小区里人多，万一伊
利哪天咬到人怎么办？”“可是它咬我只是
一个意外。”“外婆家还有两条狗，你觉得哪
里更适合它？”“我……”听着妈妈的话，我
的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伊利、伊利，
在外婆家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会
去看你的，伊利……”

终于熬到了周末，我搭坐早班车来到了
外婆家，“伊利呢？伊利在哪？它一定在厨房
偷吃对吧？”外婆在灶台边生火，外公在旁边
抽着旱烟。我看情况不对，抓着表妹问伊利
到底在哪。表妹带着我到一处山头。“从伊利
到这里开始，就一直不吃不喝，整天闷闷不
乐，谁哄都不理……”在坟前，我突然眼前一
黑，应声倒地，再醒来时，已经在床上了。

四周一片空寂，终于，我再也忍不住
了，在被子里躲着哭了。因为，只有我知
道，伊利救了我一命，在十字路口，有一辆
大卡车正向我急速驶来。

（指导老师：刘 剑）

◆回望

我 的 伊 利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阳 芳

外婆家乡的桥是用大理
石砌成的新桥。外婆没想
到，她只能在那座新桥上走
十几年。没有想到的，同时
还有我。

世事总是像七月的天气
一样变化多端，让人措手不及。

今年暑假，我到深圳打
工，周末便到离厂不远的姨
家去“蹭荤”。姨是外婆的女
儿，最小的那个。九月份，我
回到家乡，马不停蹄地奔上
了实习岗位。我以为，我要
开始过上波澜不惊的生活，
可噩耗还是如百里穿杨的箭
一样，瞬间射穿我的美梦。

知道外婆身体欠佳是在
一年前。那时的外婆其实已
经有些瘫痪，左手和一只腿有
些僵硬。看着外婆拄着一条
凳子从自己的小屋子出来步
履蹒跚地走到另一间房去吃
饭时，我很想哭。就那么十几
米的距离，我却觉得，那比一
个世纪还要漫长。可外婆是
个坚强的人，所以我只能强装
笑脸。在外婆坐下来只能断
断续续地说出口齿不清的几
个字时，还尽量做出很开心的
样子。然而外婆在咽下第二
口饭时，她哭了。我刹那间慌
了，我想我错了，我见到外婆
的第一眼时就应该像一位妈
妈搂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搂着
外婆，对她说：放心，有我。可
我却还是对她笑着，说：没事
儿，外婆，看，你看我。

我做了个有点搞怪的表
情。外婆破涕为笑。

从那一次之后，我再没
去看过外婆，再没去重跨那
座外婆桥。

我的打工生涯还没结

束，姨特地请了假从深圳赶
到家乡看望外婆。姨回来
后，只说外婆的身体逐渐有
了好转。我心中总算有些宽
慰，便打算国庆节长假和姨
一起去看望外婆。但我离开
深圳的前一天晚上，姨却盘
腿坐在床上，哭得很伤心，说
她没有尽到一个做女儿的孝
心。姨夫坐在旁边，只是沉
默和抽烟。我有点纳闷，不
是说外婆的身体状况有好转
么？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说不定过几个月外婆的病就
好了呢！我没有问原因，我
想，姨可能只是后悔自己待
在外婆身边的日子太少了
吧！于是我坐在她身旁，只
是安慰，没有哭。

国庆节将近。我却在电
话里得知外婆逝世的消息。

我手里拿着电话。怔了
很久。什么。姨啊，你不是
说外婆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
么？怎么会这样。

我不相信。
直到我从父亲的摩托车

上跨下来那一秒，眼泪才一
下子夺眶而出。

外婆原来活动的那间小
堂屋，卧着的是一副乌黑沉
重的棺材。

出殡那天，我看着一伙
人将外婆吃力地抬上山，埋
葬在一个长满狗尾巴草，对
面有着连绵起伏山峦的半山
腰上。据说，那儿隔外公的
小屋不远。

下山时，我远远地望着
那座外婆桥。脑海中浮现出
了捣蛋的我和手腿轻捷的外
婆，从前一起走过那座外婆
桥时的每一个场景。

◆成长

外 婆 桥外 婆 桥
张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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